
我突然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老人，大脑常“死机”，
说话常“卡壳”，刚到嘴边的名呀字呀，突然像有人捉小鸡一样捉了
回去，好久也想不起来。然而，一想起流源村，珍藏在内心深处的记
忆就荡起了涟漪，那是魂牵梦绕的洞中乡愁。

因为给《流源村志》写序的缘故，我感受到了村里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美中不足的是“城味”多了，“村味”少了。

桂东人把自然村叫作洞，如黄洞、金洞、盆洞。儿时的流源村，是
以现在村部所在地为中心的一块圆形盆地——流源洞，加上周围与
之相邻的几个更小盆地，也就是小洞而成，总共才十多个居民小组。
数学老师说，像一个大圆与几个小圆相切。

印象中的流源洞，像天上掉下的月饼，一条汶江波浪欢，风吹
稻花香两岸。其标志性的屋场只有三个，即水口都阃府和老屋两
处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以及中西合璧的长坵炮楼，皆为邓氏家
族所建。前二者粉墙黛瓦藏古意，雕梁画栋诉流年，沉淀着厚重的
历史；后者鹤立鸡群雄视全洞，屋顶上一只栩栩如生的雄鹰振翅
欲飞，那是当年视野最广、墙体最厚最高的建筑，是权力的象征，是
历史长河中沉默的守望者和见证者。房子依山而建，满眼都是稻
田，没有谁的房子会挡住别人大门的视野。

我常常在睡梦中被流源村洞、场、坪、园四字缠绕，飘荡在心灵
深处的乡愁如此亲切却又那么遥远。

我出生的地方叫河沙坑，其实就是紧邻流源洞的一个小洞。
不管是大洞还是小洞，平常都没什么区别，但逢红白喜事，小洞

的地位和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就拿河沙坑来说吧，谁家设宴为儿子
周岁庆生，就要量力设定请客的规模，你是请祖父以下的人，还是请
曾祖父以下的人？你如果请全洞人吃，东家一放话，众人齐响应。于
是，该随礼的随礼，该帮忙的帮忙，一家有喜，全洞放光，连空气都像
放了酒媒子，全是甜蜜蜜的欢天喜地。

如果有人病故了，这洞就更显作用，全洞的人不管手头上有多
重要的事，也要挤出时间帮忙。于是，盘棺材的，设灵堂的，坐库房
的，做礼生的，借桌凳的，杀猪宰羊的，洗菜做饭的，坐夜守灵的……

一切行动听指挥，年老的出点子做点轻活，年壮的自告奋勇做抬棺
的“金刚”，大家都觉得在做洞中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有力出力，有
物出物。

每个洞由若干个屋场组成，住着若干户人家。相邻两家或共一
面墙，或共一个天井，甚至墙上一个壁橱分成两半，我的橱底成了你
的墙面，你的橱底也就是我的墙面，你家的声音能撩拨我的耳根，我
家的香味能刺激你的味蕾。关系好的，干脆把橱窗开个能过碗的小
洞，常常使用这特殊的“交通站”，我送你一碗煎豆腐，你送我一碗油
糍粑。

每一个大屋场前都有一块坪，既是孩童嬉戏的乐园，也是村民
聚集的场所。坪中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雪，我们在坪里荡秋
千、坐竹轿、打陀螺、踩高跷……尽情玩耍。

春雨过后，小草儿从石缝里探出头来，却被母鸡啄了喂了小鸡。
低畦积水的地方，有青蛙鼓起腮帮合唱，待“咯咯咯”的母鸡赶过去，

“呱呱呱”的青蛙瞬间便没了声响。雨后的坪地变成了一块大画布，
我们偷来母亲纳布鞋千层底用的锥子，扎一下，画一段，画出一面锥
子旗，那圆形图案有好几个缸大，精巧手艺胜过蜘蛛织网。

夏季是蝉的天下，树是蝉的舞台。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在蝉翼上
洒下细碎光斑。蝉儿放声歌唱，浑然不觉危险临近。我们摘来一种叫

“筒子药”的野果，这种野果黏性很大，我们先把它粘在竹枝顶端，再
瞅准树上的蝉，轻轻一触，蝉的翅膀就被牢牢粘住了。后来，找不到

“筒子药”了，我们就把蜘蛛网缠成坨，效果都一样。
秋夜，我常常躺在柴垛上仰望星辰，看北斗七星勺柄上有没有水

珠，幻想着七仙女又下凡尘。一会儿，柴垛上坐的坐、躺的躺聚满了人。
大家听我天南地北讲红楼话三国，我被众星捧月成了“故事大王”。

过年了，下雪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突然一挂鞭炮炸响，把一
只正在看热闹的雄鸡惊飞到了柴垛上。那脸红脖子粗的样子，直让
小女孩笑弯了腰。

坪前的菜园是我最着迷的地方，每一次推开吱吱呀呀的木门，
仿佛园子里都在演出。

黄瓜、豆角沐着春风，伸出藤手，追逐阳光，攀爬竹竿比赛，不时
展示着娇黄的小花与嫩绿的豆荚。白萝卜想学别人的一招一式，踮
起脚尖把视野越过韭菜的头顶，昂起了骄傲的头，却露出了圆滚滚
的白肚皮。

夏天，辣椒迎着朝霞上演魔术。小青椒像刚出生的婴儿把头埋
进母亲的怀里，睡眼惺忪只留一尾翡翠。说话间，变得色彩斑斓，或
橙红，或绛紫，或明黄，最后变成簇簇跳动的火焰。调皮的小辣椒，偷
偷把“辣味香水”喷到了蝴蝶翅膀上，搞得蝴蝶一脸娇嗔。

卷心菜缩着身子跟秋风捉迷藏，花菜支棱着奶白色脑袋想做举
重冠军，冬瓜裹着白纱裙荡着秋千，数不清的上海青齐刷刷地挤在
一起伸长脖子当起了啦啦队。

冬天的白菜装穷叫苦，起皱的外衣下藏着嫩生生的新叶；临风
傲雪的蒜苗排着队，比我们小时候出操还整齐；茼蒿受宠若惊被霜
风染上淡紫的吻痕，嘻嘻嘻花枝乱颤；纤细的香菜扭着腰肢，跳起了
芭蕾。

很多的菜园也非单园独户，更多的是大家共享。你的锄头碰了
我的土沟，锄头还来不及说对不起，土沟就在说没关系了。我的南瓜
藤爬到了你的土坎上，与你的南瓜藤缠在了一起，没关系，顺藤摸
瓜，分清你我，一是一，二是二，瓜是瓜，藤是藤，做人就得懂规矩。

有了这菜园，可化腐朽为神奇，根本用不着政府花钱搞“垃圾分
类”，能烧的烧成灰，会烂的化成水，连屎尿都金贵，埋进土中，便成
了最好的有机肥。

如今，我猛然发现，屋场拆了，坪子分了，园子没了，野趣少了，
人情淡了，取代它们的是一方方冰冷的“水泥盒子”。年轻人逃离了
故土谋生，留下老人守着空壳，一旦有人驾鹤西去，几个组凑不齐抬
棺的“金刚”，只好洞外求援，每打一个拱手都是一脸心酸与无奈。现
在虽然桃坪、上坪两村并入了流源村，但在人们眼里，桃坪人还是桃
坪人，上坪人还是上坪人，山还是山，洞还是洞，对洞的情感与纠结
丝毫没有改变。

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我在梦中回到了满是乡愁的洞里。

满是乡愁的洞里
□ 陈应时

盖闻万物有象，人杰地灵，非其地不足以生
其材，非其人不足以成其事也。临武向为楚南名
邑，既有人杰如曾刘二公者，其地必有说焉。叩
其名，则曰梧桐书院是也。

书院筑于楚江下舟村后山，地名梧桐，书院
以地名之。山人奉曾公为山神。山门立于半道，
上刻刘公楹联：“落花不扫，啼鸟不闻，脱去尘
埃忘色相；清风为朋，明月为侣，了然面目见虚
空。”地形如圈椅，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坐东
北，朝西南，照壁之前，可眺远山，宜引南风。
正大门匾额“梧桐书院”，上刻曾公名联：“碧水
印秋蟾，门外不知黄叶老；红尘飞野马，个中常
伴白云闲。”北堂两侧，内壁刻朱子屈子之说。
西堂为讲学论道之所。东堂有独占鳌头吉像，上
悬一钟，叩之铮铮然有声。内庭广大，靠山厚
实，规制及藏书皆为楚南之最也。

腊月十一日，仆从诸君访梧桐书院，谒曾公
塑像，长揖三拜，尝读其《紫草园》文集，钦佩
不已，今见其神矣。辱承宣示，始知汉以降，此
地名白马寺，屡遭兴废，嗣后改名为白云庵、回
龙台、清爽楼，皆庠序之所，有学宫之实。曾刘
二公启蒙于此，豹变于衡州，扬名于天下。唐以
降，青衿甚伙，黄师浩、骆仲舒、骆安世、雷必
奋、陈敬叟、曾朝简皆执弟子礼，举进士，为世
人侧目。斯文在兹，实非过誉。或曰斯地二千年
文脉不息，于宋渐多，于明始大，迄今瓜瓞绵
绵，浩浩乎不知所之。信哉，古之人不余欺也。

时值隆冬，当日大晴。同行者十二人，皆吾
同仁也。

游梧桐书院记
□ 欧阳朔

晨雾，是江水呵出的叹息
渡口，在薄凉中微微震战栗

我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逗号
在启程与归途的节点
徘徊

脚下的青石板，记录着
离歌的余韵和重逢的足音
它一如往常地沉默
只把湿冷，传递给
每一个同样踟蹰的灵魂

江水东流，不为谁停留
对岸，是模糊的剪影
是未知的邀约，抑或是
另一个等待破灭的
抉择？

水波荡漾，摇碎了
倒影，也摇碎了
凝望的决心

一只不知名的水鸟
掠过灰蒙蒙的天际线
它可曾知晓
哪里是彼岸，哪里是
心安？

风，起了又息
吹皱一江春水
也吹皱我
眉间的千山万水

该上路吗？还是
再等等，等一个
更清晰的信号，等一个
不会被江风吹散的
诺言？

当船篙撑开第一道涟漪
我忽然明白
踟蹰本身，或许就是
一次漫长的渡河

踟 蹰
□ 朱强华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通讯员 李
飞桥）近日，一部全面展现资兴市自然与人文风
貌的精品力作——《发现资兴之美》出版发行。
该作品由资兴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精心策划，
特邀深圳点石文化传媒旗下知名品牌“发现城市
之美”团队主导创作。

创作团队历时两个月，深入走访资兴市所辖的
2个街道、9个镇及2个民族乡，足迹遍布东江湖
畔、古镇巷道、民族村寨与红色遗址。他们以第三
方视角细致观察，用散文游记的优美笔触，结合专
业摄影的镜头语言，对资兴的自然风光、历史建
筑、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美食、红色文化及少数
民族风情，进行了沉浸式记录与情感化书写。

《发现资兴之美》不仅是一部游记作品，更
是资兴文化旅游软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与生动阐
释。它将资兴的山水之灵、人文之韵、岁月之痕
与时代之音巧妙融合，为读者与游客打开了一扇
深度了解资兴、向往资兴的窗口。

《发现资兴之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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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飞天山游飞天山九龙水寨九龙水寨
□ 徐杨

去飞天山九龙水寨，须得从翠江左岸的大面洲码头走。
码头寂然，泊着几十只竹筏，筏首微微翘起，像一群敛着翅

膀的水鸟。冬日温煦，江面开阔，水是沉沉的碧色，对岸的铁鼎
寨岩壁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铁灰的冷光。我们上竹筏，坐稳，船
工的长篙在沙岸上轻轻一点，便滑进了那片澄澈里。水声温柔，
汩汩作响，仿佛在耳边诉说着千百年不变的私语。

初入龙门

竹筏自带小动力箱，并不急着走，只是顺着江流缓缓北漂，
而两岸的丹霞崖壁较春夏时节似乎暗淡了几分。不多时，便见左
岸的老虎寨对面两山收束，如一道天然的石门——这便是龙门
了。龙门中间是一条支流，竹筏行近，离开主航道右拐进入，却
是另一番天地。江面陡然收窄如石槽，宽不及十米，水流却愈发
平缓，颜色也由碧转绿，是那种润泽的、微微透着蓝意的翡翠
色。这便是飞天山九龙水寨的内循环支流了。支流有数条分汊，
大致流向是先往东进入，再往北，再往西过鲤鱼嘴回到翠江主航
道，打一个逆时针的反手磨。水寨内峭壁如削，直插水槽，岩层
是赭红、灰白、青黑交错着的颜色，一层一层的，像翻开的、巨
大的史书。因是冬日，壁上攀缘的藤蔓都枯了，成了细密的、铁
锈色的网络，反而将山石的筋骨衬得愈发嶙峋硬朗。

水寨清昼

水是静到了极处。竹筏驶过，漾开的涟漪也是慢的，柔的，
散到岸边，轻吻一下石壁和萧索的芦苇，便没了踪影。水底的石
块、沉木，甚至细沙的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天光云影，完完
整整地沉在水底，筏子像浮在一层透明的琉璃上，又像滑行在天
空的倒影里。偶有早凋的红叶，不知从哪处崖壁飘落，悠悠地，
打着旋儿，落在水面，添一点醒目的暖色，成了这清冷画卷上最
灵动的一笔。四下里唯有筏子驶过时清越的水声，和那水声过后
更广漠的寂静。这寂静，不叫人空虚，反让人觉得身心都被一种
清澈的、饱满的安宁充满了。

洲上茶温

正觉有些微寒，竹筏轻轻一拐，靠上了一小片白沙铺地的陆
地——逍遥洲到了。洲不大，被一弯绿水温柔地环抱着。几株老
柳卸尽繁华，清瘦的枝条垂向水面，随风划出淡淡的波痕。洲心
茅亭旁，放着几张竹案竹椅。我们弃筏登洲，拣了亭中一张大茶
案坐下。系着蓝布围裙的妇人提了铜壶过来，笑吟吟地问：“天
冷，喝碗热茶？”大家点点头，她便取来粗陶碗，撮一撮本地的
狗脑贡茶。沸水冲下，一股清冽的香气混着水汽升腾起来，是炒
栗子混合着山野花草的暖香。

捧着温厚的陶碗，暖意先从掌心传来。茶汤是清澈的琥珀
色，吹开浮叶，小心啜一口。初时舌尖略感一丝清苦，恰如这冬
日山水的气质，可随即，一股绵长的甘润便从喉底细细返上来，
那甜，是植物本身的、带着阳光气息的甜。第二口入喉，暖流便
蔓延周身，指尖都暖和起来。就着茶，看眼前风物，谈起山水人
文，顿觉格外可亲。水光浮动，山影沉静，方才在筏上沾的那点
寒气，已尽数化在了这碗温润里。妇人在一旁不紧不慢地续水，
闲散地说些寨子里的旧事，语调平实得像在说自家屋檐下的燕
子。这片刻的休憩，不是旅途的中断，倒像是让身心沉一沉，好
更真切地融入这片山水里去。

山骨与传说

茶毕，精神愈爽，复登筏前行。水面时宽时狭，景致却愈见奇
崛。过了“睚眦桥”，见右侧绝壁上，一片丹岩嶙峋怒张，如猛兽龇
牙，那便是“嘲风灵岩”了。岩壁上朱红的题刻已然斑驳，反倒添了
古意。传说龙子嘲风好险，长踞殿角眺望。此刻它望着的，便是这流
淌千古的一江寒水吧？再往前，便是“狻猊冲”，水流稍急，似有低吼
之声。转过“霸下峰”“狴犴谷”“负屃亭”“龙子林”等自然人文景观，
那山形真如巨龟负重，沉稳雄浑。山回路转间，峭壁上时见老树盘
根，枯藤垂挂，野花点缀，触目皆成图画。

冬日的好处，即“删繁就简”四字。没有了春夏的蓊郁遮蔽，山

的脉络、石的纹理、水的走向，都坦坦荡荡地呈现着，明朗如素描，
清爽如琴音。那个“龙生九子”的传说，仿佛不再是虚渺的故事，而
成了解读这方山水形态与气质的、活生生的注脚。

归途与回响

不知不觉，日影已微微西斜。筏子在一处稍宽的水面掉头朝
西，准备重回翠江。

回望来时的一路山水，尽笼在一片淡金色的光霭里，愈发像宋
人笔下的青绿山水，只是设色更淡，意境更浓。

支流流入翠江的右侧，一道赭红的巨岩突兀横立江畔，顶端开
裂微张，活脱脱一张张开的鱼嘴，这便是那传说中的“鲤鱼嘴”了。
冬日水落，岩壁下缘露出水面，常年浸渍的部分成了墨绿的苔衣，
滑腻腻地发着幽光。岩背上的几株老松，枝干虬曲着向天空抓去，
叶子是经了霜的苍黛色。正望着出神，忽听得头顶一声清越的长
啸，一只山鹰从“鱼嘴”上空滑过。它飞得潇洒从容，双翅几乎凝住
不动，只借着峡谷里的气流，稳稳地画着巨大的圆弧。夕阳给它的
翎羽镶上金边，它成了这青灰色天幕上一个从容移动的、活的图
腾。它盘旋了两周，锐利的鹰眼似乎瞥了一下筏子，旋即翅尖一斜，
隐入峭壁的阴影里去了。船公仰头看着，沙着嗓子说：“老朋友了。”

说罢，船公篙子一收，扳正舵，筏子便凭借小动力箱的动力悄
然荡回到翠江主航道，逆流返航。江面顿时豁然开朗，水色也由幽
绿变回澄碧。回头望，那“鲤鱼嘴”静静地立在暮光里，依旧张着嘴，
向着上游的龙门奋力冲刺。忽然，空中传来一声熟悉的长啸——那
只山鹰正立在悬棺岩壁顶上最高的松枝上，仿佛一位镇守关隘的
老将，目送着我们缓缓离去。在它身后，九龙水寨的群山，已渐渐融
入一片青灰色的岚气之中，只留下错落有致的、水墨般的轮廓。

竹筏稳稳地停靠在大面洲沙滩码头。下了竹筏走到停车场，再
回首，苍茫的翠江上已起了薄薄的、纱一样的暮霭。来时的码头，去
时的水路，与那一片幽邃的山水，都默默地留在了身后。唯有心中
的余情，仿佛还留在那悠悠的竹筏上，随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静
静地流着，依依不舍。

《日掛中天》以岭南小城为叙事舞台，通过一对旧情人七年后
重逢的命运纠葛，构建起一个承载着伦理困境与人性救赎的美学
世界。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两个人的恩怨情仇。辛芷蕾饰演的
美云与张颂文饰演的葆树，曾经是一对恋人。七年前，美云与葆树
在驾车途中不慎撞死行人。为保护美云，葆树主动顶罪，入狱五
年。五年间，美云承受了巨大的负罪感，最终选择逃离，并与有妇
之夫其峰发生婚外情。

命运弄人，七年后，已经出狱的葆树与美云在医院意外重逢，
命运的齿轮开始逆向转动。

此时，葆树身患胃癌，身体羸弱，精神颓丧。美云的生活同样
狼狈不堪，她开的服装店靠直播卖货维持，却门可罗雀、经营惨
淡；她意外怀上孩子，却满心惶恐不敢告知其峰，只能独自偷偷去
医院检查。很快，美云找到葆树的临时住所，主动承担起照顾葆树
的责任。在美云的坚持下，葆树选择了搬去美云家。

第一天，久未出现的其峰突然来了。在葆树摆出一副男主人姿
态吩咐美云切水果招待其峰后，两个男人之间有了两句对白。其峰
问：“你来多久了？”葆树反问：“你多久没来了？”黑色幽默之下，暗潮
汹涌。其峰绝望地以为久久无法兑现婚姻承诺，美云便有了别的选
择。但更绝望的应该是葆树，因为他真正渴求的并非物质上的弥补，
而是情感上的真诚回应，还有被平等相待的温暖。其峰的出现，让他

明白美云对他的照顾与他们曾经的爱再无瓜葛。这种纯粹的恩大于
情的还债，或许还有女人天生的怜悯，击碎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满心
的期待，更是他日复一日隐忍的自尊。

为了让葆树振作起来，美云带着葆树去服装厂要账，葆树不
但没有帮到美云，还因为抽烟烧了服装厂一堆并不值钱的衣服，
美云因此被老板娘讹了一笔钱。这无疑给美云困顿的生意雪上加
霜，同时也给了葆树一记重量级的耳光。不过，真正让葆树下决心
离开的，还是美云向他坦白自己怀孕了。葆树离开，既是对美云一
种毅然决然的彻底疏离与不原谅，更是一种独受悲苦的自我放逐
与自我惩罚。

是的，当牺牲被量化成道德债务，偿还行为就会成为对双方
精神的二次摧残。回不去的过去，无法熨平的现在，看不到希望的
未来，影片的叙事节奏也因此缓慢、阴郁、压抑。直到进入高潮，人
物情绪与场景画面才突然爆发，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从美云
下意识去车站追赶葆树的义无反顾，到流产时对命运痛感的渐次
复苏，美云压制多年的情绪炸弹终于被引爆。她突然顺手从街边
摊位上拿起一把水果刀，毫不犹豫地刺向葆树……

美云既无法摆脱对葆树的情感愧疚，又无法抗拒现实中的情
感依赖，当然更没有勇气修正错误、自首承担罪责，就始终处于愧
疚与赎罪的循环中，在道德缺陷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终以极端
暴力的行为完成在恩怨绝境中的最后沟通。

在与美云的关系上，葆树可以算得上是个有担当的男子，但他
又无法摆脱内心的怨恨。他不想放过美云，也没有放过自己。

拒绝和解，无法和解，这样的情感毫无疑问“破镜难圆”。也因
此，影片突破了传统伦理剧中“善有善报”的叙事范式，选择了以
暴力作为救赎的终点。影片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最复杂
的一面——既渴望爱，又害怕伤害；既想赎罪，又做不到深省；既
想坚守道德，又无法摆脱自私。

但无论人性如何复杂，我们始终要有不可动摇、必须坚守的
社会规则。试想，倘若美云能严守规则，在撞人之后，不把男友推
向前台，让他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而是勇敢地担起罪责，那她的人
生定会是另一番模样。虽会因过错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惩罚不过
是短暂的阴霾，不会长久地笼罩她的心头。出狱后，她亦能涅槃重
生，开启全新的生活，以坦然之姿面对未来。如果葆树能尊重规
则，在看到美云犯错时，不冲动地将错误揽到自己身上，而是引导
她认识错误、修正错误，即便因此失去她的爱，他的人生也不会变
得如此糟糕。

不仅仅是美云、葆树的悲剧，几乎所有的人为悲剧，归根到底
都来自内省力的不足、规则意识的淡薄以及道德底线的失守。

社会规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密码，亦是人性光辉得以彰显的
保障，更是我们能够在这纷繁世间活得坦坦荡荡的底气。坚守规
则，既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

坚守规则铺就人生通途
——影片《日掛中天》观感

□ 烟雨秦楼


